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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端



我一直認為，每個人的一生都有一疊獨立的劇本，既能互相獨立又可相互關連。

甲某跟乙某可以一輩子都沒有交集，但甲某跟丙某卻可以親密得如糖痴豆般，合力演活一齣齣的對手戲。而讓兩人從互不相干的關係產生變化，必須要有一連串的巧合驅使。

接下來，我的人生劇本正正被一場巧合的事情所改寫，讓我一步一步走向崩潰。

早上七時三十分，我依舊乘上往學校方向駛去的村巴。我依舊的把位置讓出，握著扶手，輕輕的倚傍在車窗前。這時耳機播放的是梁靜茹的會呼吸的痛，我就像置身於她ｍｖ裡的情景，遠眺車外的建築，任由晨光穿透車窗摸到我的臉上。

我多希望一切能「依舊」如常，可是命運總是變幻莫測。

本應平和的景色被一股無比刺耳的剎車聲劃破。一輛村巴急劇轉彎，在旁的車輛幸好來得及反應躲開，任由村巴的沖力落在路旁的石壁上。這該是幸運還是惡運？

顯然，身在村巴中的我，絕對不是受上天眷顧的人。我的身體像被擠進洗衣機，只懂得隨著村巴激烈的轉動搖擺。在村巴被撞停前，我的腦海充滿雜訊，手腳酸軟麻痺的。眼睜睜看著石壁離自己愈來愈近，這下子絕對不是「會呼吸的痛」那麼簡單，要死了嗎？

「再黎一次啦！Clear！」一道男聲把我喚起。我徐徐睜開眼，只看到身旁白茫茫的一片。低頭一探，發現數個戴上帽、披上袍的人圍著什麼的在鬧騰著。這刻我才發現自己竟一直飄浮在空中，怪不得視角變得莫名奇妙的很高。

靠前一看，我頓時被眼前的面孔嚇得驚醒起來。所以，我在天堂了嗎？我凝視著躺在病床上的人，愈來愈確信這事實。

我看到「我」正被急救著。原來人真的有靈魂，死後就會離開身體，現在的我大概踏進了等待輪迴或是升上天堂前的一刻。我坐在手術室的一角，低著頭默默地等待。意外地，我很快就接受了自己的死亡，應該說，我根本就無法反抗。我抱緊雙膝，徐徐憶起十多年的時光，一副又副的面孔在我腦海中劃過。

坐以待斃絕不是我的行事忠旨，可是現在的我根本不懂應該怎樣做，死亡這玩意又沒有人預先教我一遍……

「有番心跳啦！」護士歡喜的大叫。主刀醫生聽畢後鬆一口氣，身旁的醫生護士都一一如釋重負。縱使戴著口罩，我還能看到他們喜悅的眼神。不過當中最高興的一定是我！

「我係咪唔洗死啦？」我問醫生，他聽不見。

算了，來吧！我是不是會被扯回身體裡？還是要自己爬上去？我興奮得手舞足蹈，但什麼都沒有發生，眼前的這個護士還準備把我推出手術室。

「喂八婆！唔好阻我對位好無呀？」我不禁對把「我」推出手術室的護士大罵道。現在到底是怎樣？我還是個靈魂嗎？難道要等「我」醒來的一剎，我才會重新回到身體裡嗎？看著自己沉睡的身軀，我感到相當無助。所以，我決心在醒後向人們分享在生死間游走的經驗，該如何應對等等，免得其他人像我這樣不知所措。

「仔！」推開門大喊的是我媽媽。我說媽媽，我沒事啦，您就不用這麼擔心，我很快就醒的！我站在媽媽身後七嘴八舌的說著。

「媽……媽……」看吧，我就說我很快就會醒來……咦？我怎麼還站在這兒啊，不是該有什麼強光把我刺醒，或者是有什麼巨大的吸力把我拉回身體嗎？我怎麼還是這樣啊！而「我」為什麼會說話啊？





新我



「你醒番就好啦，真係嚇死老媽子啦！」媽媽用紙巾輕輕拭掉眼淚，欣慰地看著「我」。 

「嗯……」

「我」說。 喂，你們是不是忘記了我啊？我還未回到身體裡啊？ 這刻我只能像個白痴般，在他們二人周圍大哭大嚷，努力製造存在感。我實在無法理解眼前的現象，身體在我被抽離後，居然會自主的說話、活動。 

我急得要死，躡手躡腳正準備再一次爬到身體裡。我雙手倚在床尾，打算用力撲到「我」的身上。抬頭一看，恍惚整個身體的血管膨漲起來，血液瞬間倒流。我跟「我」正對視著，「我」的眉頭一震，似乎……「我」能看到我吧？ 

「我先去同姑娘搞埋d手續呀下……」媽媽轉身離開。她走後，我不停對「我」發瘋的大喝。 

「我」終於開口，冷冷的說：「你嘈撚夠未？」 

「下？」我還未來得及反應去應對。 

「個身體……係我……架嘛？」此刻的我像個無家可歸的孤兒，苦苦相求。 

「唔好意思喎！個身體由呢刻起，就係我既，你乖乖做你既靈魂啦！」「我」，不，他眉間抖動著，道出一句句我難以聽懂的話。我是精神分裂，抑或是思覺失調啊？不對，我確實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即使我觸摸不到。 

那麼，難道是其他鬼魂強行搶走我的身體嗎？ 

「你係咪ｄ咩遊魂野鬼借機上我身啊？我同你講，你好快ｄ比我個身體我啊！」我壓不住心底的怒火，對「我」吆喝。

 「我」沒有回應，只是轉身拿出我書包內的智能手機按東按西。 

今天是我成為「鬼魂」的第二天，現階段我都傾向自己是個靈魂。在前一夜裡，不論我再怎樣哭鬧，對他動手動腳（事實上我完全碰不到他），他都毫無反應，只顧看著手機螢幕。 

既然苦苦的哀求不見其效，那麼就應該鼓起勇氣抗爭。 

為了重奪身體，我仔細地實驗了靈魂的特性： 

一，除了「我」之外，其他人都聽不到我的話，都看不到我。為了證實這點，我脫光了衣服在一個又一個護士的面前跳起舞來，還撕心裂肺的唱著一首又一首的名曲。 

二，我觸摸不到其他人，但是卻似乎能觸摸到一些很輕的東西。當我極度專注時，我能把花叢的樹葉微微推動，而我肯定這不是被風吹致。 

三，我能任意穿越房間的門，但太厚的地方例如是牆壁，我就無法穿過。所以這應該是我能還能踏在地板上的原因。

 四，雖然感覺自己不是確實地踩在地面，但是地心吸力似乎沒有放棄我。我不能飛，但我跳出一樓的窗時，整個人還是會慢慢地降回地面上，亦沒有感到絲毫痛楚。 

我明白自己絕對不能為化成靈魂而感到興奮。因為我知道一旦自己接受了這轉變，就真的回不去了。

 所以最後我決定我穿回褲子，離開女更衣室。





對話



數天過後，他終於出院了。 

「好啦仔，你ｄ野我一直會幫你拎入房架啦，你番房抖下先啦。」媽媽溫柔地喚著他。

 這段期間，我對媽媽親切的關懷大感意外。坦白來說，一路以來我在媽媽身上感受不到絲毫母愛。自我懂事以來就察覺到她的眼神裡總是充滿千愁萬緒，是因為爸爸的離開嗎？ 起初我還有嘗試主動去慰解，但日子久了，我就不再過問，只管充當兒子應有的責任。 

看著媽媽溫柔地攙扶他，我心裡不是滋味，但我只能默默地緊隨其後。唉！難道我從此就成為一隻靈魂，失去做人的資格嗎？難道他要代替我，去享受我的人生？我不甘心，而且不願放棄。所以一直跟著他，看看有沒有讓我重奪身體的機會，或是突如其來的奇蹟。

 我跟著他走到房間裡，他本來是把門鎖上的，但這並不能阻檔我。他穿著我的衣服，坐在我的椅子上，還用我的電腦。 

此時，隔壁轉來一陣沙啞的歌聲。 

「萬水千山縱橫……」是鄰居王伯。

我身住的是工宇型的公屋，一層有八戶人家，隔音很差。而王伯每到這鐘數就會唱起歌來，又或者是在讀著某某角色的經典對白，相當擾民。所以我真的很討厭他。

 「豈懼風急雨翻！ 」 我徹底呆住了，他居然跟王伯一唱一和！ 

「你搞咩呀？同佢咁熟無著數架，有排煩啊！」我急著勸阻他。 

「我有我既做法，你咪理咁多！總之，『我』會過新既生活……我係新『我』。」這是他，不，是新我第二次跟我說話。 

「你到底係邊個……求下你比番身體我啦。」我哭了，忍受多天的屈怨隨淚湧出。

 「你無遵守約定，所以我必需咁做。」新我冷淡地回應，明明能看見我卻連一眼都沒有望過來，只是注視在螢幕上。 

「約定？係咩約定呀？喂你答下我好喎！」第二次對話結束，新我又再對我視若無睹了。 

看著自己生龍活虎的樣子，我總是有些不協調的感覺。 

早上七時三十分，我聽到大門蓋上的聲音才驚醒起來，立刻拔腿直追。真想不到作為靈魂的我居然會老實地休息。明明在醫院的數天我都不眠不休的待著，看來作為靈魂仍然會耗費心神。 不消一會，我就追上了新我的身影。只見他身穿我的校服，旁邊還有個老頭伴隨著。 

哎，是王伯。我立刻湊上前聽著他們交談。 

「後生仔，你做咩好似變左個人咁既？」王伯臉上盡是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為什麼連這個陌生的老頭都能察覺到！ 

「無啊，我不嬲都係咁架啦。」新我很真誠的微笑，我看著自己臉上那兩個小酒窩，猶如看著個陌生人似的。

 「哈哈，係咩？」我發覺王伯的雙眼濕潤起來，不就是跟我說說話，有必要這麼感動嗎？ 

接著，我跟新我都停在車站前。那次的車禍依然相當深刻，短期內我實在不敢再坐巴士了。

 「王伯，你自己搭車啦，我……行番學就得架啦。」新我故作輕鬆的說，眉間又再抖動。 新我也會害怕巴士嗎？

 揮別王伯後，新我就轉身向小路直走。現在才走路回校是一定會遲到的，不過學校對剛康復的學生應該充滿包容吧？此刻我對新我的行為仍相當重視，因為我由始至終都相信，有一天我定能重奪身體。





轉機



「喂柒頭，你無事嘛？」來問候的是我的好友阿榮。 

阿榮坐在「我」身旁的座位，還豪邁地曲起一隻腿，放在椅上，更不忘仔細打量「我」身體的傷口。新我沒有多理會他，只是把書本塞進抽屜，一副認真準備學習的模樣使我雞皮疙瘩。其後，一道身影停在阿榮身後。 

「我頂你丫！咪踩污糟我張登丫！」一本厚厚的數學書應聲落在阿榮的後腦勺。 哎，如果我能跟阿榮說話，我一定會及早提醒他陳瞳晞已經回來了。 陳瞳晞是這年初才轉校過來的，這陣子更成為了我的鄰座同學，平時我跟她的關係……很普通，非常一般的同學的關係，交談都話題只限於學習上，噓寒問暖的話語一句也嫌多。 

新我忽然開口說話，包括我在內的方圓兩三個座位的人都大吃一驚。 

「瞳晞……唔……我想問呢，一陣lunch一唔一齊食？」新我這舉動打破了我跟陳瞳晞以往膠著的關係。 顯然陳瞳晞都被嚇得有點慌張起來，吸了口氣後，故作鎮靜地說：「我約左人啦喎。」 

「下，咁……算啦。」新我眉頭又再抖動一下，默默地說。 

周圍即時傳出笑聲，我尷尬得往四周奔跑、翻滾，跳動，這新我到底在幹什麼啊？直到老師進來後，才勉強把這尷尬的氣氛沖淡。 

身為靈魂的我在平日待著的課室裡更是感到份外的興奮。 我在漫長的兩個小時裡，以平日不可能做到的角度，逐一觀察每個同學的舉動：例如查看他們在桌下發送的訊息內容、扒在地上偷看女同學的裙下春光，原來班上有接近一半的女生都不穿打底褲（礙於新我不時傳來鄙視的目光，我就沒有再多看了），反而在我握著天花板的水管，浮在半空時，瞄到阿榮慌張地遮掩下體隆起的小山丘。我立刻在他四周擾攘，希望老師喚他站起來，好讓我看個好戲。

 可是，根本沒有人理會我。我只是課室裡的一團空氣。 

一連的課堂過去，終於迎來第一個小息。 我默默跟隨一眾男生們走進廁所，我很懷念上廁所時總要結伴而行，在尿兜前打鬧漫罵的日子。但洗手間同時是流言蜚語的結集地。 

「條友番左黎啦喎，睇佢抽下抽下咁真係好好笑。」 

「你都留意到？佢係咁太毒所以太緊張咋？」 

「哈哈，你地真係好鬼狗！」 

嘻嘻哈哈的三人是我班上的出位份子們，起初我還沈溺在過往美好的時光中，直到阿榮對他們大罵，我才認真留意這場罵戰的內容。 

「佢眼眉之所以會抽筋，係因為佢有遺傳病。點解人地有病你地仲好意思笑人？」阿榮破口大罵，男廁的氣氛瞬間降至冰點。

「咩病丫？你咪吹得就吹好喎！」回話的是古源，他被阿榮突然的舉動嚇得連褲鏈都沒有拉好。 此時新我走進洗手間，當下隨即變得雅雀無聲。阿榮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就默默地離開。而古源他們三人其後都離開洗手間，大家都不發一言。

最後只剩新我在洗手間，還有作為靈魂的我。 

看到這不自然又突兀的情景後，我才意識到剛才對話中提到的人居然是我。我有病？我哪有什麼病啊？

 「係妥瑞症，你要怪就怪個所謂既老豆啦。」新我使勁地擠出肥皂，用力地摩擦著雙手。他的眉間不停抖動，雙目狠狠瞪著鏡中的「我」。

 原來化身為靈魂的這段期間，我每次以第三身的角度去看自己時，那份不自然且奇怪的感覺，就正正來自於眉間突兀的抽搐。妥瑞症到底是什麼？新我似乎沒有打算再告訴我。 

焦急的我立刻跑到二樓的電腦室尋求答案。但面對著本來朝夕相對的螢幕和鍵盤，我卻觸摸不到。 不過我可是發現到置於近門口桌子上的智能手機，不知道我能否碰到它呢？在醫院的那段日子裡，我的手機早就被新我扣起，使我完全忘記了實驗它的可能性。

 我起勁地按著手機螢幕，不停不停用力地拍打，儘管我的手掌一次又一次的落空，我都繼續嘗試，我實在很希望知道什麼是妥瑞症。如果可以，我更加想搜尋一下有沒有回到身體的方法！

正當我的手快要累得麻痺時，手機的螢幕終於亮起。可是，我忘記了還有密碼鎖啊！ 

在我灰心得很時，一個穿著白衣的天使出現了。不，她只是穿著校裙的陳瞳晞。 原來這部手機是她的，但她卻看著手機發呆。良久，她才拿起手機離開，走之前她拋下了一句：「唔好亂搞我部電話丫！」

「下？」我的心跳不停加速，直瞪著陳瞳晞的背影。

我這才驚醒，她看到我嗎？

我忍著淚水追上前，拼命地喚著她。她還是沒有反應。不論我在她面前如何跳動，揮舞四肢，她的反應依然，臉上依然掛著陳瞳晞招牌的死魚眼。 

「喂啊！妳到底係咪見到我？知我存在啊？」我用力撕吼，還伸直雙手阻她離開。

只見她低著頭默唸：「……保佑我保佑我保佑我。」 

「搞咩丫？妳當我係鬼啊？」

她聽到後似乎有點反應，立刻捂著胸口，拔腿就跑。

這刻我確信，她雖然看不見我，但似乎聽得見我說的話。 我終於看到轉機了。 我當然不會放個這機會，一直到陳瞳晞回到課室之前，我都追著她大叫大喊。這情景就好像一個發瘋的痴漢追著一個少女，但旁人眼中只看見陳瞳晞失常地奔跑，活像個瘋婦。

 回到課室後，我就沒有再纏著她說話。因為我不能讓新我發現，不然，他對陳瞳晞定會充滿防範，那麼若然日後陳瞳晞幫我找到奪回身體的方法，都會被新我預先阻礙。來吧！你這混帳野鬼，我一定會把身體奪回，然後令你不得超生！我向新我的背後比起中指，得瑟地俯視著他。

 午飯時間一到，我就尾隨著陳瞳晞離去。什麼啊，她根本沒有約人，那麼一起吃飯都可以啊。因為被拒絕的人，始終是「我」，我總是覺得很不忿和有點尷尬。 

陳瞳晞默默拿著保溫飯盒，偷偷溜進了生物實驗室。原來這傢伙每天午飯都東躲西躲的，難道她沒有朋友嗎？這情景實在讓人心酸，我決定拿回身體後，一定會拼命纏著她，陪她吃飯！看到這場面，我決定稍為忍耐，不再開口喚她，以免嚇得她連午飯的容身之所都不敢再來。 

我不感覺到餓，只是坐在她的正前方，細看她把一口又一口的飯菜送到口中。那幸福的樣子，真的有點令我心動，亦讓我懷念起往時大吃大喝的快活時光。

 不過或許只有作為靈魂，才能如此硬生生的看著一個人。觀察她的五官，看她臉上肌肉的輕微抖動，甚至連對方的毛孔都望穿，都不會覺得奇怪。





接觸



放學的鐘聲終於響起，新我拿起背包頭也不回就走了，而我則在等待陳瞳晞執拾書本。

自新我的午餐邀約失敗後，他就沒有再跟陳瞳晞說話，讓我們的關係又再回到往昔般。 整個下午的課堂，新我都在桌下一邊滑著手機，一邊拿筆紀錄著什麼似的。我沒有留意他太多，因為我的注意力漸漸放在陳瞳晞身上。她也沒有在聽課似的，只是低頭在書上畫畫。我靠前一瞄，看到她數學書上的每一頁，都有一隻全黑的人形公仔。形狀就跟洗手間的人像標誌無異，只是加了些衣服，以及不同的動作，有點趣怪。

 陳瞳晞沒有參加課後活動，所以執拾完東西就轉身離開。我跟在她後面，準備隨她回家。她獨自吃飯，獨自放學，似乎沒有什麼社交。她的樣子明明就不差，雖然身高偏矮，但些少的嬰兒肥伴著白哲的肌膚，以及她一匹直長的黑髮，使她紮起頭髮的模樣顯得充滿氣質，這理應受到班上男生的愛戴。可是為什麼我對她就是沒有興趣，因為她的性格嗎？ 

我一路看著她的背影，一路細想，不知不覺間就到了她的家。

只見她脫去皮鞋就走回房間。 她家的格局跟我的大致相當，畢竟同樣是屋村家庭，都是一個大廳加上若干個大小不一的房間，整體而言就是小，一眼就能看清。 看來她的家中沒有人。 我站在大廳東看西看，老實說，這是我第一次到訪女生家，再加上我跟她的關係止於同學，根本就不可能有這一天吧？ 我一邊壓抑著心頭浮起的興奮，一邊走到她的房間。

正眼一看，她正在換上便衣。長裙早已脫在赤條條的腳裸旁，地上有一對各散東西的白色長襪和淺粉色的胸圍。這時她正背向我，伸高手套上一件大碼的淺藍色T裇，白淨淨的背脊到微翹的細臀全都映入我的眼簾。她的背雖然很白，但近腰的位置卻有一處顯眼的褐紅色三角形印。 

這沖擊的畫面使我大叫起來：「哇真係唔好意思啊！」說畢我立刻轉過頭來，腳下還踏著她的長裙。

背後即時傳來一陣叫喊聲，哎！顯然我還未習慣自己仍處於魂體的狀態。

 「哇！你唔好再纏住我啦。」陳瞳晞尖叫著。 

我不禁轉身一看，赫然看見她脖上纏著黃銅色的八卦鏡，手腕繫上掛了兩圈的深黑色佛珠，雙手還緊握著一個有手掌大小且鑲著銀珠的十字架。真不懂她如何在短短的數秒間掏出如此多的法寶。 

不過我仔細看她的房間後，才發現床邊的玻璃櫃裡，除了一堆課本及參考書外，多出的空間盡是塞滿了一尊尊的金色佛像，還有一塊又一塊的佛牌掛在櫃門柄上。除了床上一隻棕色的大熊玩偶外，實在感受不到絲毫的少女味。我心想：妳到底有多迷信，有多缺乏安全感啊？

「我唔係鬼呀，你真係認唔出我把聲咩？」看到她驚惶失措，花容失色的樣子，我只好直接把真相娓娓道來。由車禍發生，在醫院醒來，到現在的事情都告訴她。而她很快就冷靜下來，還聽得相當入迷。

 「所以……你既身體比唔知咩野拎走左……而你就變成左個遊魂野鬼？」 

「我都唔清楚我到底係ｄ咩野，有ｄ類似空氣咁啦。」 

「丫！咁你岩岩咪睇到哂我換衫？你個死咸濕佬！」這次她直接把身上的佛牌和十字架向四周亂甩一通。 

「哎，我岩岩真係唔小心咋！我絕對唔會趁呢個機會去亂黎，我保證。」我一邊說，一邊走到她的床上坐著。

「喂喂喂，你去緊邊呀？唔準亂郁丫！」 

「你見到我？」我大吃一驚？ 

「唔係，我只係聽到你把聲。邊個叫你邊講野邊行呀白痴仔！你唔準亂參觀人間房，同我坐定定係床度，唔準郁！」她鼓起臉頰罵我，像在指點小孩一樣。「如果唔係……我就拎吸塵機吸你！又或者……立刻同個個咩新我報串，哈哈。」 

什麼吸塵機我根本就沒在怕，但如果她跟新我透露的話，我就好有可能失去奪回身體的幫手了。想不到化成靈魂還要受制於她，可惡！我乖乖的待在床上，動也不敢動。

「好啦，見係一場同學，我就幫下你啦。」她把頭髮紮起，打開電腦，忽然認真起來。

「拿，你望下，妥瑞症同一ｄ可能有用既資料。」她轉身讓開，似乎是要我坐在她的椅子。

這些舉動都讓我感到自己的存在，我掩著內心的感動，坐到她的椅上，細閱著那些資料。 

妥瑞症（Tourette Syndrome）是一種以「tic」為主要症狀的神經生理疾病，或稱為妥瑞異常（Tourette disorder）或tic disorder。目前有許多證據指向此症狀是源於大腦基底核的異常及多巴胺的過度反應。所謂的「tics」指的是不自主、短暫快速、重複性且固著的動作（movement），這些動作可以是肢體動作的、聲語的、簡單形式的或是複雜形式的……目前已知妥瑞氏症是一種顯性遺傳，意指假若父親患有妥瑞氏症，那麼他的孩子有50％ 的機率會得 妥瑞氏症。 

這我才知道，原來自己一直有這種病。由父親遺傳……這可惡的爸爸，連一面都未曾見過，還要給我留下這種病！

我忍著心裡的委屈，再接下去看……
 
「睇黎上網都係搵唔到ｄ咩……似乎我呢種狀況有ｄ似靈魂出竅完，又番唔到身體……唉睇黎google大神都幫我唔到。」我嘆氣道。
 
沒有回音，於是我轉頭一瞄，原來陳瞳晞不知不覺地扒在床上睡了。





危機



只穿一件大碼T裇的她，睡覺時還曲起一邊大腿，露出了薄紗造的內褲。為什麼這個人連知道有陌生人在家後都這麼隨便，一點戒心都沒有。還是說我只是個靈魂，所以沒有必要防著我？想到這，我只能苦笑。
 
此時大門傳來開鎖的聲音，是她的家人回來了吧？現在的我可不用慌慌張張地走出去跟她的家長示好，以表清白呢。於是我就這樣站在房間，等著瞧她家人的模樣。
 
只見一個比我還高出一個頭的中年男人走進來，他皮膚黝黑，穿著米色的T裇，深色長褲，下巴有零碎的鬍渣。他應該是陳瞳晞的父親，但種種的特徵跟陳瞳晞風馬牛不相及。
 
「daddy你番黎啦。」睡眼惺忪的陳瞳晞緩緩站起來。 那個男子沒有說話，只是微笑了一下，示意她繼續睡後，就轉身走回自己的房間。我的餘光赫然發現，他的褲襠正隆起了一團。不是吧？我不敢相信這景象。 

「你睇完未啊？我仲有咩可以幫到你？」陳瞳晞一隻手虛掩嘴巴，壓低聲線跟我說。 

「啊……我睇完啦……等我諗到方法，再黎搵妳啦……妳記得番學個陣唔好理而家既我呀！」我敷衍地說了幾句後就走出房間，再戰戰兢兢的走到他父親的房間，穿過。

 走進去後，眼前發生的事情實在難以置信。我的胃膨漲起來，胃酸直倒咽門，真的很想嘔。

一個中年男人竟然攤在床上撥弄自己的下體，但作嘔的原來是……他現在手淫的對象，不會是他的女兒吧？ 

最後我忍住呼吸，離開房間。面對這情形，不論是擁有身體的我跟靈魂的我都不能做這什麼。難道我要上前給他暴打一頓嗎？再者，他自慰的對象只是我的猜測而已。這從來都是男性正常的行為，又不犯法。 

我能為我的軟弱付上更多的理由，但我還是難以消除心裡的不安。正義感使然下，我決定留下來守護瞳晞。

晚上八點多，她的媽媽回來了。這時她的爸爸就在廚房裡準備晚餐；瞳晞就攤在沙發上看電視，我呢，就坐在沙發的一端，不讓瞳晞發現。她的媽媽眼角雖然有幾道深邃的魚尾紋，但身形都沒有太走樣，性生活還可以吧？啊！我已經不知道自己在猜測些什麼。只是到現在我仍無法相信瞳晞會有個這樣的父親。

 本以為她的母親在家，她的父親就弄不出什麼把戲，怎料危機卻步步接近。 

「老公，我聽日就要出trip啦，記得放工準時番屋企煮飯比丫囡食呀。」聲音從房間裡傳出。 

瞳晞的爸爸把兩碟菜端出來，偷偷瞄了瞳晞的大腿一眼，便應了聲知道。 這下子該如何是好？接著的這數晚瞳晞都會跟這疑似變態的父親二人同住，她的處境相當危險啊。 

起初，我多希望這只是自己的多疑。可是到了晚上，我才對自己的猜想堅信不疑。 

瞳晞不到十二點就抱著大熊玩具睡著了，我靜靜坐在椅子上守候著。本以為這一晚會平安度過，怎料，在凌晨時份，隔壁房間就傳來一些雜聲。有一道黑影開了瞳晞房間的門，偷偷摸摸的鑽進來。我正當想把瞳晞喊醒時，才驚覺那個人是她的母親。 她的母親坐在床緣，輕輕撫著瞳晞的長髮。可是她的眼睛裡看不出絲毫的母愛，口中唸唸有詞：「如果當初我無……就唔會咁……」忽然，她的目光變得銳利起來，窗外的月光不明不暗的投影在她的臉上，讓她的輪廓變得更深邃，膚色更蒼白，使我感到戰悚萬分。即使我身為一個透明的個體，我仍怕得忍著呼吸，深怕會被發現。

良久，她才默默回房間。

本以為這該結束，誰知另一個黑影又再躡手躡腳的走進來。這次，真的是她的父親！ 只見他一直注視著瞳晞嬌小的臉龐，然後再輕輕俯身，用力吸了一口氣，像是要把瞳晞的體味吸光。

在只有二人的空間裡，她的父親愈來愈大膽，居然直接把整條褲子給脫下，一手輕撫著瞳晞露出來的大腿，一手又再撥弄自己的下體。 哇，真的超級變態！這個大叔在我眼中已經定下了變態，鬼父等的形象。但是我還是止著呼吸，甚至用手按著胸口，連心跳聲都不敢發出，看著眼前發生的一切。如果我現在把瞳晞喚醒，不知道東窗事發的父親會否就這樣霸王硬上弓。 

但說好的守護瞳晞呢？總不能就這樣默默看他飽了淫欲再離開吧？誰擔保他不會再做出更難堪的事情，屆時總會弄醒瞳晞，那麼又會發生最懷的情況。 

我決定賭一注！ 

我馬上跑到瞳晞母親的房間，又再用上吃奶的氣力拍打著她的手機螢幕。我瘋狂地按著，良久，終於亮光了。

而且我賭贏了，她沒有加上密碼鎖，接著我又再瘋狂拍打，隨便把音樂弄出來。未幾，一首響亮的音樂傳出，那變態大叔聞聲立刻跑到廁所，再裝著如廁完畢般回到房間。 終於，我成功保護了瞳晞。 

翌日早上，瞳晞滿足地伸了個大懶腰，便去了梳洗。我仍坐在她的床尾，不敢亂動。因為這一晚實在讓我打擊夠了，我不停思考著應該怎樣做，應該直接跟瞳晞說嗎？還是先稍作修飾，隱悔的提醒她？ 瞳晞跟她的父母都接連出門，但我並沒有跟著離開。獨自留著瞳晞的家裡認真查看一番，不知道為什麼，我很想了解她。不過不論是大廳跟房間裡，都沒有出現什麼奇怪的東西。乍眼一看，全都是正常家庭的生活用品，萬萬想不到背後會出現如此不倫的畫面。 

但是這回我留意到在大廳以及瞳晞房間的好幾個角落裡，都畫有一些模糊的人偶，跟早前我在她數學書上看到的所差無幾。我沒有仔細研究，就離開她家上學校去了。 折騰了一個上午，又到午飯時候了。我走到生物實驗室找她。

這次我可不打算裝作透明，一來就跟瞳晞打個「招呼」。 

「吼！我係鬼！」我湊到她的耳邊大喊。 

「哇你想嚇死人呀？信唔信我唔幫你呀拿！」瞳晞被嚇得整個人一震，好可愛的樣子。我連忙道歉認錯，就認真導入主題了。 

「瞳晞，妳同屋企人既關係點呀？」我故作自然地問道，但始終有點突兀。 

「下？做咩咁問。」她一臉疑惑。

「無丫，我想了解妳多ｄ姐，哈哈，快ｄ講啦。」我隨便敷衍她就接著問道。 

「古古怪怪咁……我同我屋企人關係緊係超級好啦，就算我唔係佢地親生……」 

「下？唔係親生？」這答案不令我大感意外，我總覺得她跟她的父母完全不像。這樣一來，她父親的行為可說是有跡可尋了。

「係啊，係我好細個個陣，佢地就領養左我，一直都對我好好！拿，我當你朋友先同你講架咋，你唔準爆出去，如果唔係就一世番唔到自己既身體！」她伸出手指尾，示意我跟她約定。 

了解到這點後，我便鼓起勇氣直接跟瞳晞說：「好，我勾左啦……其實呢……我琴晚見到ｄ奇怪既野。」 

「你唔係撞鬼掛？唔好嚇我喎。」 

「妳認真ｄ聽我講，我覺得妳個養父，有ｄ奇怪咁……」 

「你想講咩呀？咩奇怪啊？」她突然嚴肅起來。 

「佢趁妳訓著個陣對妳摸手摸腳呀！」我豁出去了，把心底所有的話全盤托出。 

「你ｕｐ咩柒呀仆街。好拎唔拎拎呢ｄ野黎講笑？」瞳晞停下手腳，眼神相當銳利。 

「我講真架，呃妳做咩春呀？」 

「你都智障既，我唔想同你講野，同我走呀！」說畢她便把飯盒的蓋子向我拋過來，我還是下意識地避開。 

怎麼辦好呢……我不是擔心我們的關係再次惡化，而是擔心接下來的晚上，只是靈魂的我，根本就無法保護她。

最後，我只能出此下策。





交易



這一晚，瞳晞的父親如常在廚房裡準備晚餐，而瞳晞就在淋浴。為什麼我知道？因為我還是偷偷溜到她家來了，我必須保護她。 

那變態大叔仍安份地扮演著父親一角，跟瞳晞閒話家常，看似很融洽。顯然瞳晞根本沒有把我的話放在心上，淋浴過後的她又再穿著一件薄薄的裇衫，內裡就跟平常在家一樣，沒有穿胸圍。一個晚飯，那大叔總共瞄了她的胸部十三次。 

如常地，瞳晞在十二點前便就寑。那大叔在自己的房間裡默默坐著，動也不動。心裡似乎正在天人交戰，拼命壓抑自己的慾火。他這醜陋的模樣我都看在眼中，真是恨不得立刻把他掐死。 

深夜兩點鐘，大叔站起來了。他一早把褲子脫下，只穿著內褲就走。這禽獸終於忍不住了，我立刻沖上前。 正當我快走到瞳晞的房間時，腦海突然傳來一陣暈眩，眼神隨即變得模糊起來。不是吧？難道又來了，我突然想睡了？不可以，不可以在這個時候…… 

「瞳晞！快ｄ醒呀！」我使出最後一分力吼叫，在昏厥前，隱約看到瞳晞睡眼惺忪的醒過來。 

千萬……不要…… 

我迷迷糊糊地醒過來，發現自己一直都躺在地板上。不知是過了多久呢？但思緒一轉，便記起還有更重要的事情。我忍著淚水，慢慢走近瞳晞的房間。一看，瞳晞不在這。我翻遍整個房間，包括那變態，整個房間都不見人影。難道那變態得手了？我不敢再想像，只是拼命跑到學校查看。

 現在已經是下午兩點多，我居然睡了這麼久。我暗自痛罵自己成了一個沒用的靈魂。

回到學校，瞳晞的座位上不見其影，連書包什麼的都不在。不只她，身旁的座位都沒有人在。新我跟瞳晞都缺席了。這下了我才鬆口氣過來。

 我跑回自己的家中，看到瞳晞果然在這。只見新我坐在瞳晞身旁笨拙地安慰著她，而瞳晞看起來沒有大礙似的，看來新我有好好遵守約定。

 我俏俏躲在衣櫃待到晚上，直到瞳晞淋浴時，我才敢現身溜進去。 

「你無事嗎傻妹？」我溫柔地問道。瞳晞聽到我的聲音後立刻崩潰大哭，我連忙示意她把水喉擰開，以免被新我發現。 

「對唔住……我應該信你……」瞳晞止住了眼淚，我再循循問她事情的發展。 

「果陣我聽到你既叫聲，之後就見到……個仆街除左褲撲過黎，我真係好驚，但佢好大力，我根本郁唔到……」我聽得怒火中燒，又一直自責沒有好好守護她。 

「好彩……出邊突然響起火警鐘，佢先至停手……最後新我就帶走左我。」

 沒錯，為了瞳晞，我最後還是不顧會被新我發現我跟瞳晞之間的關係，向他預先求救。我跟新我預先約定，如果遇到什麼危險，我就會致電給他。至於通知的方法，就是用新我預先偷偷放進瞳晞書包裡的手機，那是因為這部機沒有密碼鎖，而且還設定好快捷鍵，可以直接撥打給新我。可是我沒有來得及打電話，為什麼新我會來得及出現呢？

接著，我便回到房間。 「喂……多謝你呀……」我向新我說。 

「哼，我先唔會好似你咁無用，居然係咁既關頭扒係度。」新我還是一副高傲的樣子。 

「總之……就多謝你啦。」這一刻我對新我真的充滿感激，我真的很擔心瞳晞…… 

「你呀，仲要多謝王伯呀。」 

「咩話，王伯都有份咩？」我驚訝問。 

「本身瞳晞屋企就鎖哂門，係王伯發哂癲咁拎個滅口筒撞佢度門，再加埋我去打爛個火警鐘，先逼到個仆街停手。」 

「咁個衰人呢？」 

「瞳晞始終都唔想搞大件事，諗住等佢老母番黎先……同埋，你記得你話過ｄ咩呀！記得離開我同瞳晞。」 

沒錯，我還跟新我約定了，只要他幫助我，我就任由他使用我的身體，以後都不會再干預他，還不准許我再跟瞳晞碰面。哈……這到底值不值得？我覺得這是絕對值得的。因為……我已經愛上了瞳晞。 

「係呢，我果陣都無打電話比你……點解你會知出事既？」 

「直覺！」新我故作神秘的說，似乎不想跟我坦白。 

媽媽了解到事情的始末後，就答應讓瞳晞留下。她就睡在我的房間，而新我就搬到大廳做「廳長」了。 我一直在家門外待著，到新我睡著後我才走進房間。瞳晞還沒有睡，只見她抱著雙腳，呆滯地望著地板。這可憐的樣子，使我不禁鑽到她的身旁，輕輕地吻了她的臉頰一下。 

「你係咪係度？」瞳晞忽然問。 

「妳……點知架？」我嚇得彈開數丈遠。 

瞳晞瞇起眼睛，偷笑了一下道：「直覺！」 

我沒有說話，只是看著她再次綻放的笑容。 

「所以……你真係唔諗住拎番個身體？」瞳晞熱切地問。 

「嗯……我有講過。我亦都唔想反口。」 

「呀！不如咁，就等我幫你去搵線索！反正你話你唔再煩佢之嘛，我煩咪得囉！所以你無反口架。」她靈機一動，興奮的說。

 「哈，又得喎。係呢……妳做咩咁幫我呀？」我溫柔地問她。 

「唔……我眼訓啦，訓教先。」接著她就抱頭大睡了。 我看著她的睡容，輕輕側躺在她的身旁，待著。





線索



趕在新我醒來之前，我就起來再次躲在衣櫃裡去了。

唉，連當個靈魂都要躲躲藏藏的。雖然今天是星期六，但新我仍然很早就外出，似乎有王伯跟他同行。而瞳晞還在呼呼大睡，難怪，前一晚她才遇到這麼心寒的事件，一定很累了，就先讓她睡到飽吧。 

我從衣櫃裡走出來，再次重新審視我的房間。這陣子，我不在家的時候，新我有沒有在亂來呢？他平時在我的房間都在幹些什麼的？ 我坐在椅子上，發現右邊的第一個抽屜居然被鎖繫上。我平時都不會加鎖的，難道這裡有著什麼秘密？ 

對於一個靈魂而言，鎖，我將視之無物。我把臉靠在桌上，然後慢慢讓整個頭都沉到桌子裡，穿透了一層木板後，就讓我看到抽屜裡的東西了。雖然沒有光透進來，但我還是隱約看到一張照片似的。上邊有四個人影，媽媽……我童年的樣子……和兩個模糊不清的人。是爸爸嗎？那麼另一個人又是誰呢？沒有光，我實在看不清楚。 

「嗚……唔……」我身後傳來一陣呻吟。 

「你係咪度啊？」瞳晞打個呵欠就醒來了。 

「係……係度呀。」我慌張地回應，現在我才為整晚偷看著她的事感到害羞。 

「行啦，去食早餐，之後就行動囉！」瞳晞吃過早餐後，就買了本畫簿，領著我到圖書館去。

圖書館絕對不是適合討論的地方吧？可是瞳晞隨便找了個座位就坐下來，還示意看她的畫簿。 

（我負責寫字，你就講野，反正都係我聽到之嘛。）
 
「哈哈，又係喎，今次妳叻。」 

（嘻嘻）她還畫了個笑臉。 

（首先，點解新我對你咁熟悉？） 這個問題同樣是我一直以來的疑問。如果他只是別處的鬼魂，又怎會如此自然地接收我的一切。而且他還知道我爸爸的事和什麼妥端症。 

（係呢，你爸爸點樣既人黎？）瞳晞的表情雖然有點僵硬，但還是微笑著。看來父親這個詞彙仍然是她的傷患。 

「我都唔記得啦，媽媽佢係我好細個陣就離家出走左，之後就一直都無音訊……」 

（唔好唔開心，有我陪你嘛。）又是一個笑臉。 

「我都會陪住妳，直到永遠。」我不知道那來的勇氣，居然把心底話說了出來。 

（等你拎番身體先算啦！萬一你拎唔番身體，我唯有嫁比新我lu。）這刻我的心跳聲應該響徹整個圖書館了。 

「唔好再咁嚇我呀！同埋……我應承妳，等我拎番身體之後，再正式向妳表白！」 瞳晞在新的一頁上，畫了一個心形圖案，還有一個黑色的人形公仔。這時候我們對面的書櫃處突然有點擾攘。 

「唔該我想問……你有見過我個女呀？」一個衣著簡單的婦人慌張地查問，只見四周的人都紛紛搖頭打發她走 瞳晞見狀便上前問個究竟。 

「唔……發生咩事呀？auntie。」瞳晞親切的問。 

「我……我岩岩坐係度睇住個女，佢個陣仲係度睇緊書架，但我唔經唔覺咁訓著左，一醒番……就唔見佢啦……我搵哂成個圖書館啦。」婦人緊握瞳晞的手臂，顫抖著。 

「一係咁，妳先聯絡圖書館既職員先，我幫妳係附近搵下啦好無。」瞳晞的眼睛瞇成一線，笑得像個天使，令人安心。 

「出邊咁大……而家點搵好呀？」瞳晞一離開圖書館就變了個樣，憂心忡忡的問我。 

「哈……又係妳咁有把握話幫人既。」我笑著回應。 

「咁我唔係得一個人嘛，仲有你！不過我唔記得左你只係個識偷睇人換衫既靈魂！」她眼神帶點鄙視，一邊的嘴角還輕輕上揚。 

「哎呀，妳仲記到而家……好！等我做番ｄ野比妳睇。」雖然這只是極普通的激將法，但我就是不願被她輕視。 

我推算那孩子不會走得太遠，於是就在這條街的商店間四出穿梭，而瞳晞就在附近詢問途人。查找了大半天，就只剩下眼前的垃圾房。 

「唔係掛，個妹妹仔應該唔會係入邊既。」面對這臭氣沖天的地方，難免連充滿愛心的瞳晞都卻步。 「等我入去啦。」這是我出馬的時候了，反正我的身體不會沾上氣味。 

「嗚……」嗯？在近垃圾房門口傳來一陣哭喊聲。找到妳了！居然躲在冰箱的紙箱裡。 

「喂瞳晞，我搵到個靚妹啦，但係呢，睇黎要妳出馬啦。」我奸笑道。 最後瞳晞還是躡手躡腳的走進去，打開紙皮箱，終於找到女孩了！ 

「小妹妹，妳做咩匿係度呀？」瞳晞溫柔地問。 

「我只係想同媽咪玩捉ｅ因咋……但醒番就係度啦，周圍又咁核突……」小妹妹哭訴。 

「唔緊要啦，妳望下姐姐都污糟哂啦，等姐姐陪妳污糟。」瞳晞抱起妹妹，走出垃圾房。 

「哈，妳好臭囉。」 

「仲好講，呢ｄ野本來就應該係你做架嘛。」瞳晞的衣服、甚至臉上都沾著一些垃圾積。 

「如果我有番身體就好呢……」我苦笑道。

 「傻仔，番屋企啦我地，我趕住沖涼呀。」她拍拍身上的污物，就轉身向我家走。

 她還輕聲說：「你一定可以拎番個身體。」 

晚上十點多，新我終於回家了。瞳晞依照計劃喚他進來房間，再向他套話。而我，又再躲到櫃裡，我想這個櫃已經成為了我另一個家吧？

 「多謝你幫我呀！」瞳晞使出笑眼攻勢，。 

「丫……咩說話呀……」我還是第一次見到新我如此慌張，顯然一招就打動到他。 

「我都估唔到我既爸爸，係ｄ咁既人……」這下是悲情攻勢，即將攻陷新我心裡的城堡。 

「我地從來都唔需要咩父親……」 

「下？點解咁講既，你爸爸對你又係好衰架？」我跟瞳晞都充滿疑問。 

「佢只係個賤人，畜生都不如既怪物。」新我的面容扭曲，相當氣憤。 聽到這裡，我已經按捺不住，從櫃裡沖出來，大喝：「你咩料呀？咁樣話人老豆既！」 

「哼，你又再無遵守約定呢……」新我雖然被嚇了一跳，但他很快就回復冷酷的表情。 

「唔係架！係我八卦想幫佢之嘛。」瞳晞急道。 「你就即管咁啦，你會後悔。」新我冷冷地拋下一句後，就轉身離開房間。 這時，大廳傳來媽媽的呼喚。 

「瞳晞，出黎一齊食下生果啦。」 

「好呀，伯母！」瞳晞又再回復生氣。 

「哇，呢個水果拼盤會唔會太過豪華呀？」瞳晞的眼珠像小女孩般瞪得很大。 

一個平時不常用的碎花圓碟上，放滿了蘋果、西瓜，火龍果等等的各種食物，連我都沒有享受過這番禮遇呢！ 

「妳把口咁甜，得我開多個橙過妳食下，應該同妳一咁甜。」媽媽眉開眼笑，滿心歡喜的走進廚房。 原來媽媽對女生的關愛是如此澎湃，還是說她只對瞳晞這樣呢？ 

瞳晞輕聲說：「等我去搏下加分，拎番ｄ好印象！」說畢就走進廚房幫忙。 

此時大廳就剩下我跟新我，新我對這種溫馨的場面顯得份外冷酷，嘴巴唸唸有詞，眼神還相當凶惡。我實在不願再多看他，只願他安穩地使用我的身體，別在我找到方法前弄出個擔子要我負起。

 我走到廚房的門口，倚在門側，滿心欣慰地看著她們二人的背影。這才是我追求的家庭，如果我拿回身體，一定會上前抱著她們—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

 我跟瞳晞又再度過一個美滿的晚上，她知道我一直都她的身邊後，睡得十分安穩。一個的我，大抵勝過她數十塊佛牌吧？ 但是我明白比起一個精神上的陪伴，瞳晞更需要一個實質的擁抱，我又何嘗不想把她細小的身軀擁入懷內呢。 

在新我上學後，瞳晞也都準備上門。 

「妳唔番學？」我見瞳晞沒有穿著校服。 

「我好多野都係屋企度，包括校服，點番學姐！同埋妳比人偷懶下啦……」她對我撒嬌道。 

她剛走出家門，就遇上王伯。 

「伯伯您好！」瞳晞禮貌地說。 

又來了，每個人都跟王伯如此禮待，他可是個煩人的老頭子啊！ 在我小學的初期，每次遇上王伯，他都會對我問東問西：「你係學校有無比人恰呀？」，「想唔想要最近個隻數碼暴龍機呢？」……他這種過份的關懷實在令我產生很大的抗拒感。 

「喂，對佢咁好無好著數……」 

「呀……係妳呀小妹妹！點呀，住得慣唔慣呀？」王伯止住了我正說出的話。 這王伯把話說到好像瞳晞已經嫁了過來似的，我獨自在一旁尷尬地彆扭著。 

「有心啦伯伯，係呢，您……」瞳晞接著問了很多王伯跟新我的互動，為什麼王伯會經常跟新我一起等等。不過王伯明顯的有事隱瞞，每每問到問題的核心時，都被王伯敷衍過去。 哈，這次王伯終於遇上對手。

瞳晞一直纏他問東問西，跟著王伯走到公園的椅子坐著。 

「王伯，您話您住在係度好多年啦，咁您知唔知佢爸爸係點既人呀？」瞳晞忽然提起我的爸爸。這我才意識到，她不上學的原來，是想盡快幫我找回身體，所以才往周遭的人查問線索。 

「人地既家事我真係唔想理啦，我其實應承左佢，唔同妳講咁多野架。」王伯說畢轉身就想走。

瞳晞卻立刻上前握緊他的手，淚眼娑娑的說：「我真係好需要知道，絕對唔係因為咩八卦呀……求下您話我知得唔得？」 

「赤柱監獄……」 

「下？」我跟瞳晞一起問道。 

「哎我話佢爸爸坐緊監呀！」王伯用力甩開瞳晞的手，就黯然離去。 

看著他離去的背影，我腦海裡又充滿了一堆堆謎團。 





童謠



至那變態大叔一役，瞳晞已經在我家住了五、六天。

這天，她的媽媽終於公幹完，領著瞳晞回家。她的媽媽知道事情的始末後，面如死灰，似乎打算離婚似的。 

（係學校再見啦）她走之前偷偷把畫簿揭開。 新我也上學去了，而媽媽最近好像特別忙，經常都不在家。

家中就只剩下我一個人，我決定在午飯前好好在家查找關於爸爸的線索。 

媽媽的房間執拾得相當整齊，我看到床上依然放著兩個枕頭，鼻頭不禁一酸。媽媽還在等爸爸回來嗎？ 我往四周翻查，不停在抽屜和櫃子間穿梭，竊看。最後居然讓我找到一些破舊的玩具，有暴龍機和毛公仔等等，有些玩具明顯不是我的所好。而且，我還發現在櫃子後的牆壁上，又再出現似曾相識的圖案—那些人形公仔。 可是這樣查查探探已經花了我一個上午的時間，我急忙回到學校，趕著陪瞳晞吃午飯。 

「所以妳媽媽決定左離婚？」我問道。 

「係呀……我同佢講話唔想報警搞大件事，所以最後媽媽決定離婚就算。」瞳晞低著頭有點失落。 

「喂瞳晞，點解妳成日都畫個隻人形公仔既？」我托著腮問她，順便轉換一下話題。 

「唔……係咪好得意呢？佢地係我ｄ朋友仔黎。」瞳晞邊吃飯邊說。 

「下，妳養鬼仔呀？咩朋友仔……」我開玩笑地說。 

「佢地係鬼仔，不過係真既『鬼仔』，係一班黑人細路黎。」 

「咁呢ｄ黑人細路又有ｄ咩意思呀？」我好奇地問。 她突然以奇怪的旋律哼唱著：

「Ten little Indian Boys went out to dine 　
One choked his little self and then there were nine.
Nine little Indian Boys sat up very late;
One overslept himself and then there were eight ……」 

「Eight little Indian Boys travelling in Devon ……」我接著唱。 

「咦你有都有聽過呢首野？」瞳晞高興地問。 

「哈……我都唔知，我好似聽過咁……」 接著我便跟她一起唱下去。 

Ten little Indian Boys went out to dine; （十個小黑人出外用膳）
One choked his little self and then there were nine.（一個噎死還剩下九個）
Nine little Indian Boys sat up very late;（九個小黑人熬夜到很晚）
One overslept himself and then there were eight. （一個睡過頭還剩八個）
Eight little Indian Boys travelling in Devon; （八個小黑人在到丹文遊玩）
One said he'd stay there and then there were seven.（一個說要留在那兒還剩七個）
Seven little Indian Boys chopping up sticks; （七個小黑人在砍柴）
One chopped himself in halves and then there were six. （一個把自己砍成兩半還剩六個）
Six little Indian Boys playing with a hive; （六個小黑人玩蜂窩）
A bumblebee stung one and then there were five. （一隻黃蜂叮住一個還剩五個）
Five little Indian Boys going in for law; （五個小黑人進入法院）
One got in Chancery and then there were four. （一個被留下還剩四個）
Four little Indian Boys going out to sea; （四個小黑人到海邊）
A red herring swallowed one and then there were three. （一條紅鯡魚吞下一個還剩三個）
Three little Indian Boys walking in the zoo; （三個小黑人走進動物園裡）
A big bear hugged one and then there were two. （一隻大熊抓走一個還剩兩個）
Two little Indian Boys sitting in the sun; （兩個小黑人坐在太陽下）
One got frizzled up and then there was one.（一個熱死只剩一個）
One little Indian Boy left all alone（一個小黑人覺得很寂寞）
He got married, and then there were none.（他結婚後就一個都不剩了）   

「下，最後一句唔係He went out and hanged himself and then there were none. 咩？」我疑惑地問。 

「乜你唔覺得得番最後一個小黑人之後，佢仲要吊頸死好慘既咩？佢應該去結婚，過番個幸福美滿既生活。」瞳晞也托著腮對我說。

 我們雙手托著下巴，把身體靠前，二人的距離只有半臂的長度。我不禁微微把頭伸前，向著她的嘴唇慢慢靠近。 

「係呢，你搵唔搵到咩線索丫？」瞳晞忽然開口，嚇得我把身體立刻退開。

 其實以我現在的樣子，吻到她也全沒意義，還是努力找出方法吧。

我收起這念頭，整理一下我找到的線索。 

「快ｄ講啦快ｄ講啦……」瞳晞揮動雙腿不停喚著我。 

「好啦，妳聽住……我估，新我係一個同我好好好親近既人，而佢，係比我爸爸殺死。」我其實連自己都不相信這番話，有大部分都只是我的推測，但套落現階段所得的線索又蠻合理的。 

「嗚呀……好得人驚呀，所以個新我係黎報復既？」瞳晞雙手掩住嘴巴，一臉訝然。 

上課的鐘聲響起，瞳晞要回到課室上課了。她的樣子雖然有點不捨，但她最後還是哼著剛才的童謠笑著離開。 

怎料到，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看到她的笑容。





終章



我回到家裡，坐在大廳的沙發上。

現在我什麼都不想理會，只想靜下來，或許能讓思緒更清晰。

我回憶起失去身體的那一天，那份不安的感覺依然猶新。不過變成靈魂後，我跟瞳晞的關係日漸親近，想想都心感幸福。 

此時，門外有人拍門。我瞄了一眼，是個五十餘歲的大叔。他的頭髮略短，混雜不少白髮。我從來沒有看過他似的。 只見他用力拍門，眉間抖動著。 那嘈雜的聲音使隔壁的王伯都探頭一看。 

「你……你咪係個條仆街！」王伯看到大叔後怒吼，接著還回家拿出來一支枴杖，不停痛毆那大叔。每一下都充滿力量，把大叔打得呱呱大叫。大叔，抱歉了，如果我是正常人，我一定會出手勸阻的，至少不會像現在這樣在大吃花生。 

這時候，媽媽回來了。她一看到這境況就立馬跑上前勸阻，王伯看到媽媽便馬上收手，一邊痛罵一邊回家。

而媽媽，居然領著他進家門。 

「老公……」媽媽抱著大叔痛哭。什麼？他是我的爸爸？我對他一點印象都沒有，但他眉頭的顫抖不停在提示我。 

「老婆，呢十幾年辛苦妳啦。呢排見多左妳，令我覺得自己以前真係一個人渣……」他的聲音沙啞，歷盡滄桑。 原來這陣子媽媽經常不在家裡，就是到監獄去找爸爸。如此一來，早前找到的線索便能作解釋。但是爸爸犯下了什麼罪行呢？難道真的如我所料，因為把人殺掉？ 

當我還未搞清狀況時，新我就放學回到家了。新我一進家門，看到爸爸後，竟然一句話都沒有說，就直接上前揍打一拳。這突如其來的動作讓爸爸招架不住，整個人都倒在餐桌上。 

「你做咩丫呀仔！佢係你老豆黎架……」媽媽驚呼，立刻去扶起爸爸。 

「我無ｄ咁既老豆，而且我已經決定搬出去住。」新我走到房間，拿出行李箱準備離開。 

「你講咩笑呀？你邊有錢出去住呀？你仲係個細路仔黎咋。」媽媽用力拖緊新我的手，只見新我狠狠一甩，怒喝：「唔通你地ｄ大人就好好？對我黎講，就只有王伯對我最好……佢之前幫我係佢親戚度搵左間房比我，以後我會半工讀交房租，你地就當無生過我！」 媽媽跟爸爸哭得癱軟在地上，無力再勸阻新我。 

新我最後說：「你地千其唔好試圖搵番呀妹，佢而家過得好幸福，你地唔好去搞佢。」 

「到底發生咩事……」我眼看自己的家庭突然變得支離破碎，熱淚早已湧到眼簾，歇斯底里地大喊：「仆街！你到底係度做咩呀？做咩要破壞我既家庭呀？係咪爸爸之前殺左你，所以你先咁？」 

「你同我收聲！」在旁人眼中，新我就像跟空氣發怒。 但我被他徹底的嚇傻。 新我拖著行李箱一步一步的離開，哼著那首我跟瞳晞熟悉的童謠。一字一句都沖擊著我的大腦，那旋律把我身體所以的細胞都喚醒。

此時，我的腦海充滿雜訊，車禍發生時的感覺又再出現，一堆失落的記憶湧現腦內。 

「呀妹？」…「爸爸？」…「合照？」…「公仔？」…「牆上面既畫？」…「童謠？」…「瞳晞？」 

大批的畫面充斥我的腦海，淚水早已流到滿面都是。我拖著身體跟著新我，走到村巴的車站面前。那是昔日車禍的開端。

「你記番起未？」 

「嗯？」我痛得說不出話來，不只是頭痛，我的手，腳，內臟，全身每一個的細胞都在劇烈地沸騰著。這震撼的感覺，讓身為靈魂的我確實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你話過要好好保護呀妹架，最後呢？」 

「瞳晞？最後……？」

 「我為左瞳晞可以係佢既屋企門口守候成晚！但係我對佢既感情只限於兄妹，你呢？」新我瞪著我，他的臉上都被淚水曬滿。 

「佢一直都比個人渣都出氣袋咁打，到佢比人用熨斗熨個陣，你有無出手阻止呀？如果唔係王伯聽到ｄ嘈雜聲沖入黎，呀妹佢可能已經死左啦！」 

「或者或者你好憎我既出現，但呢個身體我一直都有份。你只係將ｄ悲傷既記憶比哂我，然後自己過住幸福快樂生活既自私精！」新我不停罵道。 

我的腦海已經變成一片空白，跪坐地上，每一下的呼吸都痛得要死。 

「你……係我……」 巴士緩緩駛近，新我向我伸手。 

「你想要番個身體？得！你可以隨時拎。但係你可唔可承受番一直以黎自己逃避既野？你可唔可以收起自己已經僭越既愛？」

 此時我的腦海中浮現出一個白衣天使，瞳晞……她溫柔的對我哼唱： 

「Ten little Indian Boys went out to dine;
 One choked his little self and then there were nine. 
Nine little Indian Boys sat up very late;
 One overslept himself and then there were eight.  
Eight little Indian Boys travelling in Devon;  
One said he'd stay there and then there were seven. 
Seven little Indian Boys chopping up sticks;  
One chopped himself in halves and then there were six.
Six little Indian Boys playing with a hive;  
A bumblebee stung one and then there were five.
 Five little Indian Boys going in for law;
 One got in Chancery and then there were four.
 Four little Indian Boys going out to sea;  
A red herring swallowed one and then there were three.  
Three little Indian Boys walking in the zoo;  
A big bear hugged one and then there were two.
 Two little Indian Boys sitting in the sun;  
One got frizzled up and then there was one. 
One little Indian Boy left all alone; 
He……」


